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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佛陀使者――信光比丘  寂慧

    佛陀的使者，溫文爾雅，談吐有禮，不

會吰喝，凡事禮讓，不你爭我奪。當然，更

有少欲無為，身心自在，安貧守道，惟慧是

業的內涵。他如郵差般背著沉甸的背包，帶

給人們佛陀的訊息。任何時候，任何地點，

隨時將書本、格言書法、報紙、佛牌、佛教

飾物等掏出來贈給老朋友，或是初相識的人

。偶爾拿出遠方來鴻，朗讀鼓勵祝福的訊息

，一起分享。

    信仰之光，光照香江，光照大地。信，

信佛陀的教導，是佛陀的好學生，佛陀的使

者，嚴守戒律，持午，甚至全素食，不求人

，不可以暗示要錢、要食物、要幫助、要照

顧。不浪費，甚至珍惜每一張廢紙屑，不亂

丟，拿去循環再造，許多看似過份，矯枉過

正的行為常被誤解，原來是為表達惜福、環

保的訊息，以身作則去教導，傳達，盡一己

的棉力去實踐佛陀精細的教誨。光，本身的

學養，禪觀，持戒，通曉梵文、中國古文、

英文、越南文、普通話(北京正宗音)，當然

還有德文，因為是德國人，尚有古典英語及

其他方言，如廣州話，巴利文等，走遍天下

無障礙。這些皆能發出光和熱。光照眾生，

雖然受的訓練是小乘，但行持卻是大乘，關

懷眾生，救苦救難，心懷聖教，教導經典，

印製佛經，捐贈十方，這些皆能遵佛教誨，

光照眾生。

    他彷似從時光隧道掉下來，錯配時空。

本來屬於古代，單純、典雅、有禮、道風，

可是卻身處繁華、喧鬧、功利、自滿之都。

本來屬於中國，熱愛中國文化，經史子集，

儒道百家，樣樣皆通，可是流落中不中，西

不西的香江，英雄無用武之地，飽受歧視，

飽受異目眼光。初到香江時，正是出家人被

社會敵視之時，嚴守戒律，持護出家人威儀

、本份，被社會誤為乖異怪癖。孤身流浪、

言語不通、文化不合，仍能不失道心，不退

菩提，乃至為眾生奴役，發出使者的光輝。

本來屬於西方，人慾橫流，物質至上的享樂

主義，卻接受保守、傳統、利他的大乘精神

，更出家了。本來屬於淨土，佛陀座下的使

者，卻誤落凡塵，經歷生老病死，惡法，不

義的怨憎會，抱負不展的求不得苦。他比古

代人更古代，比中國人更中國，比小乘人更

小乘，比大乘人更大乘。當然，比淨土更淨

土。

    一位地道的西方人比丘，「紅鬚綠眼」

，在外奔波，自然令人側目，好奇。偶有在

旁以廣府話竊竊批評，沒料到他竟通曉，以

當地語言回應，嚇唬批評者。眾批評中，「

鬼佬」的稱號他最不滿意，常糾正他不是「

鬼」，應稱作西方人，或是外國人，但批評

者屢勸不改。晚年時，他亦以「鬼佬」自嘲

。

    曾詢問何以一個西方人，那麼年輕便出

家？本期待一個傳奇曲折的答案，那知他的

答案只是：佛法那麼殊勝，當然要作一個忠

誠的佛弟子，就這樣出家了。既簡單亦重要

。問他何以在香港居留？原來他熱愛中國文

化，本擬到北京修學，可是因為簽證遲遲未

批，只得暫留香港，但這一暫留卻是他的下

半生；問他可喜歡香港？他總搖搖頭，雖沒

說不喜歡，決計不會喜愛，也許是他與香港

的深厚因緣吧。到後來雖有機會可以去中國

，已沒有當年的熱情，不想再踏足，主要是

大陸不時傳來的負面訊息叫他擔憂不安，心

情陷於矛盾，他那麽賞識中國文化，看到身

為炎黃子孫的香港人，竟不去好好學習自家

的國粹，甚至連普通話也不會說，當然感到

可惜，難免在言辭上有怪責之意，加上常糾

正別人錯誤的發音，顯辭用句等，自然惹人

討厭，處處不受歡迎。但仍有一小撮人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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